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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閩語 VOC 結構的特點及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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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海口閩語述補結構主要採用“述語 +賓語 +補語（VOC）”，顯著區別於普通話及多數漢
語方言。本文系統考察該結構的句法語義特點、使用範圍及性質，發現其賓語限制較少、

情態表達自由，整體處於由連動向述補演變的連續統中。通過跨語言比較與地理分佈分析，

本文揭示海口閩語 VOC與周邊壯侗語如臨高語高度相似，且在海南島內多種語言 /方言中
廣泛存在，已成為一項區域性語法特徵。研究表明，海口閩語 VOC結構主要源於與壯侗
語臨高語的深度接觸，海南地區的 VOC是語言接觸導致特徵擴散的結果，而非古漢語隔
開式的簡單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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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普通話及大多數漢語方言表結果義的述補結構，1如果出現賓語，語序一般使用

“述語 +補語 +賓語”（VCO）。海口閩語 2的述補結構呈現出不同的特點，通常使用

VOC結構，但也存在可接受 VCO或只能使用 VCO語序的用法。例如：

(1) 我洗碗澈 voc（/* 洗澈碗 vco）去嘍。（我把碗洗乾淨了。）

(2) 伊食酒醉 voc（/食醉酒 vco）去嘍。（他喝醉酒了。）

(3) 擲許穧物擱 voc（/* 擲擱許穧物 vco）去！（把那些東西扔掉！）

(4) 我聽清楚伊講個話 vco（/* 聽伊講個話清楚 voc）嘍。（我聽清楚了他講的話。）

例（1）–（3）中的結果補語“澈乾淨”“醉”“擱掉”的語義指向不同，分別指向

了動作的受事“碗”、動作的施事“伊他”、動作本身“擲”。例（1）–（3）均可採
用 VOC結構，其中例（2）除了“食酒醉 VOC”，也可接受“食醉酒 VCO”，例（4）
只能使用“聽清楚伊講個話 VCO”。可見海口閩語的述補結構主要採用 VOC，同時也
存在 VCO。

VOC結構的廣泛使用主要集中在廣西和海南兩個省區。關於這兩個地區 VOC結
構的來源，前人的研究主要有三種觀點。一是“存古”說：覃東生（2011），劉丹青
（2011），錢志安、鄒嘉彥（2006）認為廣西賓陽平話、海南三亞邁話等方言的 VOC
結構，是古漢語的隔開式（梅祖麟  1991）在現代漢語方言中存留的結果。二是“接
觸”說：郭必之（2010b）認為這兩個地區漢語方言中的 VOC，是語言接觸與語法複

1 漢語常見的補語類型有結果補語、趨向補語、狀態補語、可能補語、程度補語、時間和處所補語、
動相補語。本文的考察對象是除了趨向補語以外的廣義的結果補語，包括結果補語、可表結果義

的狀態補語及動相補語。將動相補語納入考察，基於以下兩點考慮：一是在語義上，動相補語通

常兼有“結果”義，可看作廣義的結果補語；二是海口閩語的動相補語跟結果補語一樣，具有擴

展形式，如可加“得”構成可能補語，如“做了做完 -做得了做得完”（參看吳福祥  1998）。狀態補
語可分為描寫類和結果類（鄧思穎  2010等），例如：

 (i) 他跑得很快
 (ii) 他們跳得很累
 （i）的“很快”用來描寫狀態“跑”的方式，為狀態類，（ii）的“很累”表達“跳”到某種程
度後呈現的結果狀態，屬於結果類。結果類的狀態補語我們一併討論。趨向補語能出現在賓語之

後在漢語中普遍存在，並非海口閩語特色，且即使在海口閩語中，趨向補語的語序表現及規律與

其他補語的差異較大，因此暫不考慮趨向補語的情況。此外，可能補語在海口閩語中雖也使用

VOC結構，例如“伊（無）搬得許枚石母動（他搬得 /不動那個石頭。）”，但本文主要關注的
是由結果補語構成的述補結構。這兩種補語的使用特點，我們擬另文考察。

2 海口閩語為本文第一作者母語。本文未標示出處的方言點或民族語的語料由筆者調查所得。文中
例句儘量使用本字，本字不明的用同音字或俗字替代。



6132026年4月　第105卷  第2期
April 2026　Volume 105  Number 2

製的產物，與中古漢語的隔開式述補結構沒有關係。楊望龍、史文磊（2022）指出海
南閩語的 VOC是接觸引起的語法結構重組。三是“存古與接觸共同作用”說：Lee
（2016）、李惠琦（2017）、石村廣（2018）、曾綉薇（2024）等主張，由於與壯侗
語的接觸，促進了隔開式述補結構在海南閩語中的保留。此外，關於此類 VOC結構
的性質存在不同的認識，如 Lee（2016）、李惠琦（2017）稱之為“連動結構”，郭
必之（2010b）、石村廣（2018）以“述（動）補結構”來進行討論。3

以往的研究仍存在以下問題：一是雖已認識到海口閩語 VOC結構能產性強，但
其在句法語義上的特點及性質，有待細緻地考察；二是海口閩語既存在 VOC，也存
在 VCO結構，VOC與 VCO分別在何時使用有待討論；三是 VOC結構在鄰近民族
語中的具體表現，以及在地理分佈上的特點尚待揭示。四是關於海南閩語 VOC結構
的具體來源，學界存在不同看法，有的認為來源於黎語（比如李惠琦  2017；石村廣  
2018），有的認為源自臨高語（比如楊望龍、史文磊  2022）。實際上，海南地區各語
言 /方言中 VOC結構的來源不宜一概而論。 

根據結構的內部語義關係和補語的語義指向，在曾綉薇（2024）分類的基礎上，我
們進一步將海口閩語的 VOC結構細分成五種類型：1）補語指賓型致役類，2）指主型致
役類，4 3）指賓型評述類，4）指動型評述類，5）指動型情貌類五類。5分別舉例如下：

(5) a. 我洗枚盅澈去嘍。（我把那個杯子洗乾淨了。）【指賓型致役類】
 b. 伊寫字乏去嘍。（他寫字寫累了。）【指主型致役類】
(6) a. 今旦煮糜穧去嘍。（今天煮飯煮多了。）【指賓型評述類】
 b. 望書久了頭顱暈。（看書看久了頭暈。）【指動型評述類】
(7) 砍許叢樹擱！（把那棵樹砍掉。）【指動型情貌類】

3 錢奠香（2002）稱為“兼語句”。“兼語句”可視作連動結構的一種特殊小類，但這一指稱只包
括指賓型致役類 VOC，涵蓋不全。

4 在這一類動結式中，使因事件（causing event）的主體與使果事件（caused event）的主體同指。
儘管同指一個實體，但在致使關係中仍可區分出致事與役事。以例（5b）為例，“伊寫字”這一事
件導致“乏累”這一結果。致事是“伊寫字”這一事件，役事是“伊”（作為狀態變化的主體）。

5 如石毓智（2010）曾將述補結構按照補語的語義指向，分為指賓補語、指施補語、指動補語；施
春宏（2008）根據該結構的內部語義關係分成致役類、自變類、評述類三種類型，並指出致役類
是更為典型的述補結構類型。海口閩語致役類、評述類述補結構可採用 VOC結構，而自變類一
般採用話題句表達，如“許條路變闊去嘍（那條路變寬了。）”，故本文對自變類不作考察。最

近曾綉薇（2024）將海南閩語的 VOC結構（原文稱為 VOR），分成補語指賓類（包括致使類和
評述類）、補語指主類、補語指動類。因補語指主類同樣可表述語動作的發生導致補語狀態的出

現或變化，在內部語義關係上與補語指賓的致役類相近，本文統一將其先歸入致役類然後再作細

分，分成補語指賓型與補語指主型。另外，增加對補語指動型評述類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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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對海口閩語 VOC結構的句法語義特點進行描寫，分析 VOC使用範圍及性質，
並在此基礎上將海口閩語 VOC結構與鄰近的壯侗語臨高語進行比較，考察 VOC結構
在地理上的分佈，最後探討海口閩語 VOC結構的來源。

2. VOC 結構的句法語義特點

2.1. 內部各成分

海口閩語 VOC結構中的賓語由體詞性成分充當，其可容納多種類型 6的賓語。人

稱代詞（不限人稱）、疑問代詞、光桿名詞（包括普通名詞和專有名詞）、領屬結構

及“指數量（名）”結構、有定“量名”結構等名詞性成分，均可充當 VOC結構的
單賓賓語。但無定的“量名”成分限制進入，加上數量成分後方可成立，且數量成分

出現在表祈使的未然語境中，接受度大大降低。例如：

(8) □ [mai35]遊遊講話，歇囝儂拍我 / 汝 / 伊死去。（別隨便講話，等一下人家
把我打死。）

(9) 汝講汝想拍□ [ɗiaŋ33]誰啼咯？（你說你想打哭誰嘛？）
(10) 先醫手 / 林明好了乃講嘍。（先把手 /林明醫好了再說吧。）
(11) 洗汝個衫澈去。（把你的衣服洗乾淨。）
(12) 我掃許三間房澈去嘍。（我把那三間房掃乾淨了。）
(13) 挽 [man21-215]穧草澈去！ 7（把那些草拔乾淨！）

(14) a. 伊洗 *（蜀）個盤澈去嘍。（他把一個盤子洗乾淨了。）
 b. ??洗三個盤澈去！（把三個盤子洗乾淨！）

賓語還可以容納並列或是受其他成分修飾的複雜性名詞成分、關係小句。如例

（10）–（12）可以說成：

(10') 先醫手、骹、目 / 林明、高福、陳麗萍好了乃講嘍。（先把手、腳、眼睛 /
林明、高福、陳麗萍醫好了再說吧。） 

6 海口閩語的補語指賓型致役類述補結構，除語序表現外，大致相當於使成式（王力  1958），是
最典型的述補結構。本節討論時主要以此類 VOC結構為例來描寫，若其他類的 VOC結構與之存
在差異時，會另外進行說明。

7 海口閩語有定“量名”結構出現在非句首，前字須變調。海口閩語有定“量名”結構的具體表現
可參見沈冰（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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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洗許條紅衫澈去！（把那件紅色的衣服洗乾淨。） 
(12') 我掃昨晡訂好個許三間房澈去嘍。（我把昨天訂好的那三間房打掃乾淨了。）

除了單賓結構，雙賓結構 8也可充當賓語。紹興吳語 VOC結構的近賓語限於人稱
代詞，遠賓語限於無定量詞結構或數量結構（盛益民、朱佳蕾  2020）。而海口閩語
VOC結構中的雙賓結構能出現的語類更多，近賓語可以是人稱代詞（不限人稱）、普
通名詞、專有名詞、方位名詞，遠賓語可以是有定的“指量名”結構，或無定的“數

量（名）”結構，但遠賓語不能是無定的“量（名）”結構。例如：

(15) 伊鉸我 / 汝 / 伊 *（許）條索囝斷去嘍。（他把我 /你 /他那條繩子剪斷了。） 
(16) 伊做老師 / 林明 *（三）支筆折去嘍。（他把老師 /林明三支筆弄折了。）
(17) 伊拭牆上 *（許）幅畫澈去嘍。（他把牆上那幅畫擦乾淨了。）

補語指賓型致役類及情貌類 VOC結構具有致使處置義，其賓語通常是有定或有
指成分。9人稱代詞、領屬結構、“指數量（名）”結構、有定“量名”結構等均為有

定成分。即使是光桿名詞，在此結構中也作有指解讀，如例（10）的“手”加上有定
標記“枚 [mo55]”，可將賓語明確有定化，自然度更高。無定成分如無定“量名”結
構不能充當單賓語，如例（14a），對進入雙賓結構的遠賓語也有相似的限制，如例
（15）–（17）。而補語指主型致役類、補語指賓及補語指動評述類的致使處置義較弱，
對賓語的有定性要求也相應降低，如例（5b）、例（6）的賓語可由表無定、泛指光桿
名詞充當。

海口閩語能作述語 V的謂詞，可由及物動詞充當，10如例（8）–（17）的“拍打、

洗、掃、拭擦”等。若非強調具體的動作，述語動詞可使用萬能的及物動詞“做搞”。

述語還允許不及物動詞如“啼哭、笑、走跑”，甚至是形容詞“辣”充當。例如：

8 此處關於雙賓語的資格或存在疑議（張伯江  1999）。為方便與其他漢語方言進行比較，如紹興
吳語 VOC結構的近賓語限於人稱代詞，遠賓語限於無定量詞結構或數量結構（盛益民、朱佳蕾  
2020），更好地說明海口閩語 VOC結構對賓語語類的容納程度，本文暫以“雙賓結構”來進行
討論。

9 致使處置義的強弱可用普通話的對譯譯文作參考。補語指賓型致役類及情貌類 VOC結構具有致
使處置義，可用“把”字句對譯成普通話，而補語指主型致役類、補語指賓及補語指動評述類不

能。現代漢語中“把”字句的賓語一般也要求是有定的、已知的人或事物（黃伯榮、廖序東主編  
2017: 92）。

10 述補結構表示的復合事件均含有一個時間過程，制約著能夠進入述補結構充當述語及補語成分的
情狀類型（施春宏  2008）。能作述語 V的謂詞通常是含有起始動作或起始狀態的動詞。能作補
語 C的謂詞是能夠表示狀態變化的詞，通常含有動作過程的終點或表示變化過程的結果。



616
Current Research in Chinese Linguistics

(18) 伊做許穧物敗 /澈 /斷去嘍。（他把那些東西搞壞 /乾淨 /斷了。）
(19) 枚囝啼許條衫澹去嘍。（孩子把衣服哭濕了。） 
(20) 伊做個許穧番椒醬辣我枚肚囝痛。（他做的那些辣椒醬辣得我肚子疼。）

能作補語指賓型致役類補語 C主要由不及物的動詞充當，如“敗壞、澈、斷”等，

如例（18），還有性質形容詞如“紅”等。例如：

(21) 伊拍我枚手紅去。（他打紅了我的手。）

補語指主型致役類的補語主要由不及物動詞“醉”或形容詞“飽、乏累”充當。

評述類的補語通常由“穧、貴、晏晚、久”等形容詞充當，用於對動作對象或對動

作本身進行主觀評價。情貌類的補語由“唯補詞”（劉丹青  1994）構成，常見的
有“好完、了完、擱掉”等。

除了單純詞，補語還可由謂詞性結構充當。補語可以是形容詞的重疊式，或是受

程度副詞“但顧特別、很”“太”等程度副詞修飾的短語，還可由可能補語的否定式等謂

詞性小句充當。例如：

(22) 伊煮許穧糜爛爛 /但顧爛 /太爛，□ [ɗiaŋ33]誰攏無愛食。（他煮飯煮得太爛，
誰都不愛吃。）

(23) 伊攪枚囝無食得落糜。（他鬧得孩子吃不下飯。）

2.2. 整個結構

海口閩語 VOC結構對現實、非現實情態並不敏感，既可出現在非現實語境中，
也可出現在現實語境中。在非現實的未然事件句中，VOC結構可自由使用，不受句法
位置的影響。可出現在主句如例（24），也可出現在小句或從句中如例（25）–（27），
可出現在小句中充當整個句子的主語、賓語、定語等，與疑問、可能性情態、必然性

情態等命題之上的操作沒有關係，如例（28）–（30）：

(24) 伊卜擘許頁紙破去嘍。（他快把那頁紙撕破了。）
(25) 拍儂個物敗是硬欠賠錢去儂個。（把別人的東西打壞是肯定要給人賠錢的。）
(26) 我想拍伊個手斷去。（我想打斷他的手。）
(27) 踏許架車敗個儂欠出錢修理。（把車騎壞了的人要出錢修理。）
(28) 是汝拍枚碗破個無？（是不是你把碗打破的？）
(29) 伊想做許間厝崩□ [a21]驚。（他想把那個房子搞倒吧。）
(30) 我硬解合汝洗許條衫澈個。（我一定會幫你把衣服洗乾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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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C結構常與句末助詞“（去）嘍”11“去”組合，出現在現實情境的已然句中，

不受句法位置的影響，如例（31）–（34）；也不受疑問、可能性情態、必然性情態等
命題之上操作的影響，如例（35）–（37）：

(31) 伊早食許穧物澈去嘍。（他已經把那些東西吃完了。）
(32) 跌枚骹折去做我無上得班。（把腳摔斷了讓我上不了班。）
(33) 伊氣遘敲枚門敗去嘍。（他氣到把門敲壞了。）
(34) 拍枚窗破個儂覓著嘍。（打破窗的人找到了。）
(35) 汝昨晡搬物澈去無？（你昨天搬沒搬完東西？）
(36) 伊洗許穧衫褲澈嘍□ [a21]驚。（他把衣服洗乾淨了吧。）
(37) 伊硬踏汝許穧物爛去嘍。（他肯定把你的那些東西踩爛了。）

現代漢語方言存在 VOC結構，但其使用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如泉州閩語的賓
語必須為數量結構（楊望龍、史文磊  2022）；上海吳語的述語和補語均須為單音節（徐
烈炯、邵敬敏  1998）；紹興吳語則在已然、即將實現及提醒等語境中排斥使用 VOC
結構（盛益民、朱佳蕾  2020）。相較之下，海口閩語的 VOC結構不僅賓語語類限制
較少、述語與補語類型更豐富，在情態表現上也顯得更加自由。

3. VOC 結構的使用範圍及性質

3.1. 使用範圍

海口閩語的使用範圍比較廣。即使是普通話 VCO結構帶賓語受限的情境，在海
口閩語中也能使用 VOC結構，表現為：12

第一，如果補語是主語（施事）的隱性謂語，普通話的 VCO結構通常不能帶賓
語。若要引進受事，須使用動詞拷貝結構。而海口閩語可使用補語指主型致役類 VOC
結構來表達。試對比：

(38) 伊寫對聯乏去嘍。（對比：他寫對聯寫累了。|*他寫累了對聯。）

11 在語流中，句末助詞“（去）嘍”中的“去 [hu35]”讀音常常弱化，只剩下一個調值為 5的短高
調附著在前字的讀音上。如例（37）可說成“伊硬踏汝許穧物爛 [nua24-25]嘍”。（他肯定把你的
那些東西踩爛了。）

12 前兩條參看石毓智（2010: 81–82）對普通話 VCO結構使用規則的描述。石文表明，這兩條規則
存在例外，如規則一存在“吃飽飯、喝醉酒”，這些例外與動詞和補語的融合程度相關。但這不

妨礙本文的結論，即海口閩語 VOC結構的使用範圍更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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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當補語 C用以描摹動作狀況，普通話通常使用動詞拷貝式或是話題結構，
而海口閩語可使用補語指動型評述類 VOC結構表達。試對比：

(39) 伊拍枚囝重去嘍。（對比：他打孩子打重了 |*他打重了孩子。）
(40) 伊儂今旦食糜晏嘍。（對比：飯他們今天吃晚了。|*他們今天吃晚了飯。）

第三，當補語 C語義指向賓語，表示動作偏離了預期，普通話通常使用話題結構，
而海口閩語可使用補語指賓型評述類 VOC結構表達。試對比：

(41) 汝買許條衫貴去嘍。（對比：那件衣服你買貴了。|*你買貴了那件衣服。）

VOC結構在海口閩語中廣泛使用，或與補語標記不發達有關。海口閩語狀態補
語標記“得”和結果補語標記“遘到”常可省去不說，且以省略為更自然的說法。

13

例如：

(42) 伊煮糜煮（得）爛爛。（他煮飯煮得爛爛的。）
(43) 伊攪（遘）枚囝無食得落糜。（他鬧到孩子吃不下飯。）

在海口閩語中，出現了一些 VOC結構與 VCO結構可互換，或是只能使用 VCO
的情境。例如：

(44) a. 伊食酒醉 voc（/食醉酒 vco）去嘍。（他喝醉酒了。）

 b. 伊食白酒醉 voc（/* 食醉白酒 vco）去嘍。（他喝醉酒了。）

 c. 今旦欠食醉酒 vco（/*食酒醉 voc）了乃走得。（今天要喝醉酒了才能走。）

(45) a. 我做糜好 voc（/做好糜 vco）去嘍。（我做好飯了。）

 b. 做糜好 voc（/* 做好糜 vco）等我轉來食。（把飯做好等我回來吃。）

(46) a. 我食兩個包子了 voc（/我食了兩個包子 vco）去嘍。（我把兩個包子吃完了。）

 b.我食包子了 voc（/*我食了包子 vco）去嘍。（我把包子吃完了。）

 c. 食許兩個包子了 voc（/* 食了兩個包子 vco）去！（把兩個包子吃完！） 
(47) 伊乃乃拍著蜀隻蠓 vco（/* 拍蜀隻蠓著 voc）。（他剛剛打著一隻蚊子。）    
(48) a.  我聽明白即個道理 vco（/* 聽即個道理明白 voc）去嘍。（我聽明白了這個

道理。）

13 但當述語與補語小句的致使關係不明顯（曾綉薇  2024: 122），或說話人有意強調結果時，補語
標記需要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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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我講清楚即件事 vco（/* 講即件事清楚 voc）去嘍。（我講清楚了這件事。）

 c.  把即件事講清楚（/* 講即件事清楚 voc/*講清楚即件事 voc）去！（把這件事

講清楚！）

VCO結構在海口閩語中的接受度，主要受到以下因素的影響：

（一）與成分間的融合程度有關。如例（44a）出現了“食醉酒”看似是 VCO的
用法。這是因為“醉酒”在海口閩語中幾乎已融合成詞，14中間不能插入其他成分，

如例（44b）“*醉白酒”。“食醉酒”內部結構應分析為 [食 [醉酒 ]]。

（二）與補語的虛化程度有關。當補語是虛化程度較高的唯補詞“好”“了”

“著”，出現了 VCO的用法，如例（45a）（46a）（47）。補語的動詞性越弱，對述
語的依附性越強（蔣紹愚  2012）。唯補詞作動相補語，相較於結果補語，其語法化程
度更高，在海口閩語中開始出現超越賓語緊貼在述語之後的用法。

（三）與普通話的影響有關。體現在：第一，新、老派對 VCO結構的接受度
不同。據調查，老派通常只能接受 VOC，新派對 VCO的接受程度更高。如例（45a）
（46a）雖可接受 VCO結構，但自然度和土語感仍不及 VOC結構。15且具有一定的句

法限制，如 VCO結構要求賓語為數量結構，試對比（46a）與（46b）。第二，當補
語是“清楚”“明白”等書面色彩較濃的詞時，只能接受 VCO，如例（48）。海口
閩語的雙音節詞較少，“清楚”“明白”等詞，很可能就借自普通話。董秀芳（1998: 
60）、施春宏（2008: 147）指出，普通話中由雙音節動詞作補語的動結式一般不能帶
賓語，若帶賓語，補語限於“清楚、明白、乾淨”三個詞。“清楚、明白”在海口閩

語中作補語也可帶賓語，16使用 VCO結構，其表現與普通話相近，很可能是受普通話
的影響才後起的用法。

（四）與情態相關。在表祈使的非現實情態句中，一般只能用 VOC，不能用
VCO，試對比例（45a）與（45b），及例（46a）與（46c）。例（44c）的“食醉酒”
不受此條規律制約，是因為嚴格來說，“食醉酒”不能看作是 VCO結構，而是 V1V2

結構，V2“醉酒”是 V1“食”的結果。而例（48c）在非現實情態句中，VOC和 VCO

14 石毓智（2010: 82）指出，普通話存在“食醉酒”而沒有使用動詞拷貝結構，是因為動詞和補語
已融合成一個複合動詞。海口閩語不同。在海口閩語中，“醉酒”在語義相當於“醉”，“醉”

與“酒”發生融合。
15 在調查中，新派的不同發音人對同一個 VCO結構的接受程度有所差異。即使是同一個發音人，
我們在不同時間段對同一個 VCO結構進行調查時，接受度也存在差異。但無論新、老派，普遍
認為 VOC結構是最自然、本土的說法。也可以很好地說明，VCO結構尚處在擴散階段。

16 “乾淨”一詞，海口閩語中用單音節詞“澈”表達，“澈”作補語，使用 VOC，如“洗衫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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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不能使用，只能使用“把 [ɓue33]”字句，也可從側面說明，該類補語所構成的 VCO
結構非本土原生結構。

VOC結構的使用範圍廣，且 VOC仍是海口閩語述補結構的基本語序。VCO應該
是後起的新形式，目前在句法語義上仍受到多種制約。VCO的產生，有內部因素的促
動，也有外部普通話的影響。

3.2. 性質

海口閩語的 VOC之所以存在“連動結構”還是“述補結構”的分歧，17主要是因

為補語 C確實仍具有較強的述謂性。表現為：

第一，補語可由謂詞性結構構成。補語若為形容詞，不僅可重疊，18還可受“但

顧特別、很”“太”等程度副詞修飾，如例（22）。補語甚至可以直接由小句構成，如例
（23）。

第二，補語 C可脫離述語，單獨用作答句，例如：

(49) 甲：汝掃許間厝澈去無？（你把那間屋子掃乾淨了嗎？）
 乙：澈嘍。（乾淨了。）

第三，個別補語之後看似還可以出現賓語。例如：

(50) 牆上許枚釘刮許條衫褲破蜀個空去嘍。（對比：牆上那個釘子把那件衣服刮
破了一個洞。|*牆上那個釘子刮破了那件衣服一個洞。）

根據Haspelmath（2016）的定義，連動結構由多個獨立動詞構成，動詞之間無謂語 -
論元關係。19而海口閩語的 VOC結構呈現出更多與述補結構相似的特點，有別於連動
結構（參看劉丹青  2017），表現如下：

17 感謝匿名評審專家提醒作者關注 VOC的性質。曾綉薇（2024）在沈冰（2022）的基礎上，對海
南閩語 VOC結構的性質作了細緻的分析，但該文的出發點認為連動結構並不是一種獨立的結構，
分屬於其他結構。本文採取劉丹青（2017）觀點，認為漢語的連動式是一個顯著的特點，並基於
此展開討論與分析，旨在釐清目前存在的兩種不同的看法。

18 海口閩語形容詞重疊式，可以二疊、三疊，甚至多疊。首字可通过變成 35調來表强调，如“穧
穧 [tɔi24-35tɔi24]”。

19 Haspelmath（2016: 305）在闡述此條定義時，明確將越南語的 VOC結構（例句：man2hêt1kèèw4tèèk5

他打頭破）排除在連動結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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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海口閩語 V與 C存在謂語 -論元關係，C通常用以說明動作的結果。例如：  

(51) 我洗衫褲澈去嘍。（我把衣服洗乾淨了。）

例（51）“洗”和“澈”之間存在動作 -結果的緊密語義關係，核心謂語是“洗”，
“澈”補充說明洗這個動作所導致的結果狀態。

第二，連動式的 V2具有較強的及物性，而海口閩語的補語主要由不及物動詞或形

容詞充當（見本文第二節）。例（50）的“破”似乎呈現了一個例外。這是因為“破”
本身是一個強及物的作格動詞，具有特殊性。且實際上“許條衫褲那件衣服”才是該

結構的受事，“蜀個空一個洞”應分析為整個 VOC 結構的結果論元，而非“破”的受事
賓語。20

第三，連動式的每個動詞可以有體貌上的差異，而述補結構只允許在整個述補式後

用一個體標記。海口閩語的體標記如“去嘍了 1+了 2”，只能出現在整個 VOC結構之後。

(52) a. 洗衫褲澈去嘍（/*洗去衫褲澈嘍）。（洗乾淨衣服了。）
 b. 寫字乏去嘍（/*寫去字乏嘍）。（寫字寫累了。）
 c. 買衫褲貴去嘍（/*買去許條衫貴嘍）。（買衣服買貴了。）
 d. 食糜晏去嘍（/*食去糜晏嘍）。（吃飯吃晚了。）
 e. 食糜好去嘍（/*食去糜好嘍）。（吃飯好了。） 

值得注意的是，海口閩語內部不同類別的 VOC結構，在一些表現上存在差異：

第一，連動式的每一個 VP單項都能自由擴展，述補結構只能整體接受一些狀語的
修飾。在海口閩語中，否定副詞“無”插入到 O與 C之間均可成立，若是指賓型致役類
及指動型情貌類 VOC結構，“無”可出現在整個 VOC結構前。而情態副詞“硬肯定”，
除了評述類 VOC結構，都可出現在整個 VOC結構之前。例如：

(53) a. 伊洗衫褲無澈（/ 無洗衫褲澈）佇。（他還沒把衣服洗乾淨呢。）
 b. 伊寫字無乏（/* 無寫字乏）佇。（他寫字還沒累呢。）
 c. 伊買許條衫無貴（/* 無買許條衫貴）。（那件衣服他沒買貴。）

20 此類句子，施春宏（2008: 84）指出，受事和結果不能在普通話 VCO結構之後同現，只能通過
“把”字句，將受事提到述補結構前來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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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今旦食糜無晏（/* 無食糜晏）。（今天吃飯不晚。）
 e. 食糜無好（/ 無食糜好）佇。（還沒吃完飯呢。）
(54) a. 伊硬洗衫褲澈（/*洗衫褲硬澈）去嘍。（他肯定把衣服洗乾淨了。）
 b. 伊硬寫字乏（/*寫字硬乏）去嘍。（他肯定寫字寫累了。）
 c. 伊買許條衫硬貴（/* 硬買許條衫貴）去嘍。（那件衣服他肯定買貴了。）
 d. 今旦食糜硬晏（/* 硬食糜晏）去嘍。（今天肯定吃飯吃晚了。）
 e. 硬食糜好（/食糜硬好）嘍。（肯定吃好飯了。） 

第二，連動之間不能構成可能述補式，而述補之間可以。海口閩語的指賓型致役

類及指動型情貌類 VOC結構可加上“得”構成可能補語式，但其他類別須變換成受
事主語句或動詞拷貝句來表達。例如：

(55) 洗得衫褲澈（能把衣服洗乾淨）
(56) a. 食糜食得飽（能吃得飽）
 b. *食得糜飽
(57) a. 許條□ [xut5]挖得深（能把那條溝挖深）
 b. *挖得許條坑深
(58) a. 望書望得久（看書能看很久）
 b. *望得書久
(59) 擲得許穧物擱（能把那些東西扔掉） 

為方便比較，我們將以上判別標準整理歸納，具體情況見下表：

表 1  海口閩語各類 VOC結構的句法表現

致役類 評述類 情貌類

指賓型 指主型 指賓型 指動型 指動型

V2及物性低 + + + + +
共用體貌 + + + + +
副詞可出現在
整個結構前

“無” + - - - +
“硬” + + - - +

有可能述補式 + - - - +

根據以上幾點判別標準，可見海口閩語 VOC結構中補語雖具有較強的述謂性，
但其謂詞性已下降，區別於獨立動詞。目前普遍認為，現代漢語述補結構的語源是連

動結構。連動結構中的兩個動詞都是句子的主要謂語，是動詞語法化重要的句法環境。

李永（2003）指出，受“一個動詞核心”的句法限制，促動連動結構向單向動詞核心
結構發展。海口閩語的 VOC結構處在由連動結構向述補結構發展的進程中，但各類



6232026年4月　第105卷  第2期
April 2026　Volume 105  Number 2

VOC結構的發展程度不同，從連動結構到述補結構構成了一個連續統：指賓型 /指動
型評述類 >指主型致役類 >指賓型致役類 >指動型情貌類。21

4. VOC 結構的分佈及其來源

4.1. 臨高語的 VOC 結構

海口閩語鄰近的壯侗語是臨高語。臨高語內部一般分為三種土語：臨高土語、瓊

山土語和澄邁土語（梁敏、張均如  1997）。本文以臨高縣城臨城話為代表，介紹臨高
語述補結構的情況。為避免混淆，我們使用“臨高語”統稱該類語言，“臨高話”專

指臨高縣的臨高語。

臨高話的述補結構存在 VOC與 VCO兩種語序，其中 VOC的使用佔絕對優勢，
土語感更強，是述補結構的基本語序。臨高話的 VOC結構也可分成補語指賓型及補語
指主型致役類、補語指賓及補語指動型評述類、（補語指動型）情貌類五類。例如：

(60) kə2	 kit7	 vɔn3	 hu2	 lən3	 dai1	 vɔi3.
 他 打	 兩	 隻	 兔子	 死 了

 （他打死了兩隻兔子。）（梁敏、張均如  1997: 99）
(61) kɔn1	 fia4	 kəm2

 吃 飯	 飽

 （吃飽飯。）（劉劍三  2009: 33）
(62) kə2	 kit7	 lək8	 hu2	 hə3	 xɔn1	 vɔi1.
 他 打	 孩子	 個	 一	 重 了

 （他打孩子打重了。）

(63)	kə2lo4	 kɔn1	 fia4	 jɔp7	 vɔi3.
 他們 吃	 飯	 晚 了

 （他們吃飯吃晚了。）

(64) di2	 tiaŋ3	 siŋ2	 ki3	 miat8	 kə2	 bɔi1.
 要 想 乘 機 滅	 他	 掉 
 （企圖乘機把他滅掉。）（劉劍三  2009: 73）

21 這一連續統是針對海口閩語內部各類 VOC結構而言的。與普通話的粘合式述補結構（朱德熙  
1982）相比，海口閩語補語 C的述謂性更高，但不能依此排除 VOC結構是述補結構。表 1中的
指動型情貌類與指賓型致役類的各項表現基本相同，但由於指動型情貌類的補語由唯補詞構成，

語法化程度比一般的結果補語高，且此類出現了更多 VCO，因此我們認為比起指賓型致役類，
指動型情貌類在性質上更接近述補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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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C結構在臨高話既可出現在主句，也可出現在從句中，如例（64）。臨高話的
VOC也是一個能產性結構，賓語的語類不受限制，在現實性或非現實性情態中都能使
用。例如：

(65) tsu2	 lan2	 mə3	 baŋ3	 bɔi1!
 掃 房子 個 乾淨 去

 （把房子打掃乾淨！）

(66) kit7	 kə2	 dai1

 打	 他	 死

 （打死他） （劉劍三  2009: 33）
(67)	 lop7	 kok7	 kə2	 fiaŋ2	 lɔu4	 vɔi3.
 吞	 腳	 他	 邊	 進 了

 （把他一隻腳吞了下去。）（劉劍三  2009: 38）

臨高話 VOC的賓語可以是數量短語（例 60）、光桿名詞（例（61）（63））、有
定“量名”（例（65））、人稱代詞（例（64）（66））、領屬結構（例（67））等。
其中，例（60）（62）（63）（67）等是現實句，例（64）（65）是非現實句。

臨高話的補語可由謂詞性小句構成，如例（68）（69）。V(O)與 C中間可插入否
定副詞等成分，如例（70）：

(68) tsu2	 lan2	 kan1ə3	 baŋ2baŋ3	 bɔi1!
 掃 房子 間 一 乾乾淨淨 去
 （把這間房子打掃乾淨！）

(69) tsua1	 na3	 mɔʔ8	 ləi1	 baʔ7	 vɔi3.
 抓 臉 個 流	 血 了

 （抓得他臉上流出血來。）（劉劍三  2009: 72）
(70)	kɔn1	 mən2	 in1	 jɔu3

 吃 不 完 在

 （還沒有吃完）（劉劍三  2009: 34）

4.2. 海南島內、外 VOC 結構的分佈

4.2.1. 島內 VOC 結構的分佈

根據劉新中（2006），海南島主要分佈有 14種不同的語言和方言，包括臨高語、
黎語、村話、那月話、海南瑤語（也稱“海南苗語”）、回輝話等民族語，及普通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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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閩語、儋州話、軍話、邁話、客家話、疍家話、付馬話等漢語方言。22我們進一

步調查了海南地區的其他民族語和漢語方言述補結構的語序，相關情況整理見下表：

表 2  海南地區民族語與漢語方言述補結構語序

VOC VCO 資料來源

民族語

臨高語 + +
梁敏、張均如（1997）
劉劍三（2009）
個人調查

黎語 + + 苑中樹（1994）
村話 + + 符昌忠（1996）
那月話 + + 符昌忠（2015）
海南瑤語 + 中國語言資源保護工程採錄展示平臺

回輝話 + + 鄭貽青（1997）
田祥勝、陳保亞（2019）

漢語
方言

海南
閩語 23 

北部西片
海口 + +

個人調查

定安 +
北部東片 瓊海 +
北部東南片 陵水 +
南部東片 三亞 +
南部西片 東方 +

儋州話 + 陳有濟（2019）
軍話 + 個人調查

邁話 + 歐陽覺亞等（2019）

客家話 + 莊初升國社科重大項目（14ZDB103）
調查資料

疍家話 + + 金健、施其生（2025）
付馬話 + 劉新中（2023）
普通話 +24 + 個人調查

22 儋州話的使用人數僅次於海南閩語，過去學界多將儋州話歸為粵語的一種，現在傾向於把它作為一
種混合型方言。軍話通常被認為是西南官話的後裔，許多特點與儋州話的讀書音相同。邁話主要集

中在三亞附近，性質比較混雜，摻有粵語、海南閩語及客贛方言的成分，屬於混合型方言。疍家話

屬粵方言。付馬話是與客贛方言接近的非官話漢語方言。臨高語、黎語、村話、那月話屬於壯侗語，

海南瑤語，以往通常稱為海南苗語，實際上屬苗瑤語族瑤語支勉語。回輝話從古南島語發展而來，

受海南閩語的影響較大。各民族語和漢語方言居民雜居，相互影響（參看劉新中  2001, 2006）。
23 海南北部閩語語南部閩語在某些語法項目上常存在較大差異。為了能細緻考察 VOC結構在海南
島的地理分布情況，本文參考辛世彪（2013）的做法，將海南閩語分成“兩部四片（北部西片、
北部東片及東南片和南部東片、南部西片）”進行考察。

24 我們調查發現，當地人在轉用普通話時，會不自覺將母語中的 VOC結構遷移到普通話中，生成
“洗衣服乾淨”“敲門壞”等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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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地區述補結構的語序類型有以下四種情形：25

第一，只採用 VOC，見於儋州話、軍話、邁話、付馬話。

第二，VOC為主要或優勢模式。這種模式在海南地區分佈最廣，有臨高語、黎語、
那月話、回輝話、26海南閩語。

第三，VOC和 VCO均為常見模式，不易確定或未有資料確定哪種為主要模式，
有村話、疍家話。

第四，以VCO為主要或優勢模式，屬於這種情形的有客家話、海南瑤語和普通話。

4.2.2. 島外 VOC 結構的分佈

與海口閩語有親緣關係的福建閩語及粵東閩語，在表達相關語義時，傾向於用受

事主語句。即使使用述補結構，也通常是 VCO。27例如：

(71) 泉州閩語：
 a. 拍澹衫褲 vco閣搦無魚。（弄濕了衣裳又抓不到魚。）

 b. 日晝頓食了則去也會赴。（吃完午飯才去也來得及。）
 （李如龍  1997: 133–134）
(72) a. 揭陽閩語：件衫我洗白了。（這件衣服我洗乾淨了。）（黃燕旋，私人交流）
 b.  汕頭閩語：個病愛醫好伊 vco著幾萬銀。（這病要治好它得幾萬塊錢。）（施

其生  1997: 152）

而海南島外鄰近的粵西地區，主要包括陽江、茂名、湛江 3個地級市，大致從北
到南排列分別下轄吳川、廉江、電白、遂溪、麻章、雷州、徐聞等多個縣級行政區，

分佈有粵、閩、客等多種漢語方言及壯侗語吉兆話等民族語。粵西各語言述補結構的

語序呈現出了差異化。例如：

25 由於資料及調查深度的限制，本文對個別語言述補結構語序的歸類可能未盡準確，但這不影響本
文的結論，即 VOC結構在海南地區廣泛分佈。

26 吳福祥（2009）根據鄭貽青（1997）的語料，認為回輝話只存在 VCO。關於回輝話述補結構的
優勢語序，鄭貽青（1997）未見相關描述，而田祥勝、陳保亞（2019: 195）明確指出，在回輝話
中若述補短語帶賓語，則賓語通常處在述語與補語之間。例如：po55thoi11tsa55打桌子破。本文依

此將回輝話歸入第二種情形中討論。
27 石村廣（2018），楊望龍、史文磊（2022）指出，福建、粵東閩語雖存在 VOC，但其用法十分
受限，多見於描述非現實或未然情景的句子，賓語通常是人稱代詞，特別是複指性代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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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陽江粵語：老鼠咬爛噻都其個衫 vco。（老鼠把他的衣服全都咬破了。）（黃

伯榮  2018: 476）
(74) 吳川吉兆話：浸死隻豬 vco了。（那隻豬被淹死了。）（陳楊媚  2019: 66）
(75) 廉江粵語：食完 / 了 [liu23]飯 vco□ [tɛ21]。（吃完飯了。）
(76) 廉江客家話：汝咹莫做完作業 vco啊。（你還沒做完作業呢。）（黃美霞

2024: 29）
(77) 電白閩語：食碗飯無淨 voc。（連一碗飯都吃不完。）（戴由武、戴漢輝主編  

1994: 69）
(78) 遂溪閩語：
 a.  那個肥佬坐壞了椅 vco。（那個胖子把椅子坐壞了。）（Yue-Hashimoto 

1985: 119）
 b. 洗衫澈 voc。（把衣服洗乾淨。）（陳梓睿，私人交流）

(79) 赤坎粵語：洗嗰件衫乾淨 voc去。（把那件衣服洗乾淨。）

(80) 海康閩語：無地做茶盅破 voc去。（不要把茶杯砸了。）（蔡葉青  1993: 160）
(81) 徐聞閩語：洗許穧衫褲澈 voc□ [na55]。（先把那些衣服洗乾淨了再說。）

廣西地區的語言情況也相當複雜，不少漢語方言點採用 VOC結構，如例（82）–
（84）；但同時也有方言採用了以 VCO為主或 VCO與 VOC可替換的述補結構，如
例（85）–（87）：

(82) 百色粵語：颱風吹一座屋倒曬 voc。（颱風吹倒了一所房子。）

(83) 賓陽平話：敲個水缸壞 voc去。（把這個水缸敲爛。）（覃東生  2011: 69）
(84) 田陽平話：我隊敏牛挨狼狗咬鼻□ [ɬak24]voc。（我們的牛被狼咬破了鼻子。（李

玥  2020: 37）
(85) 南寧粵語：佢打佢老竇隻花瓶爛曬 voc/佢打爛曬佢老竇隻花瓶 vco。（他把他

老爸的花瓶打破了。）（郭必之  2010b: 203）
(86) 平南閩語：昨日狗咬死貓 vco了。（曾仁山  2011: 135） 
(87) 貴港客家話：洗淨條大路 vco。（洗乾淨這條馬路。）（林華勇、劉玲  2021: 40）

在廣西、粵西地區，述補結構的語序呈現出多樣性，需要更為細緻的調查。據初步

調查，粵西地區大致以電白為分界，28往北以VCO結構為主，就連壯侗語吉兆話 29也採

用了 VCO結構（如例（74）），而越往南越靠近海南的地區越傾向於使用 VOC結構。

28 戴由武、戴漢輝主編（1994: 69）指出，電白閩語主要使用 VCO結構，VOC結構僅保留在固定
的結構（“動詞 +量詞 +名詞 +無 +補語”）裡，如例（77）。

29 吉兆話與臨高語、壯語關係密切，是侗台語族台語支的一種獨立語言（李錦芳、吳艷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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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來源探討

關於粵東及福建閩語、吳語、廣州粵語、連城客家話中 VOC結構的來源，學界
已有較為統一的認識，即認為這類格式是中古漢語殘留的一種功能萎縮的結構（劉丹

青  2011；盛益民、朱佳蕾  2020等）。但關於海南等地區能產性 VOC結構的來源，
存在爭議。海南地區 VOC結構的來源，存在以下幾種可能性（參看 Aikhenvald & 
Dixon 2001）：普遍共性、平行演變、偶然相似、同源存古、語言接觸。VOC結構在
大多數漢語方言中已萎縮，海南地區的 VOC結構不能看作是普遍共性，也難以解釋
成是平行演變及偶然相似。古漢語曾廣泛使用 VOC結構，海南等地區漢語方言 VOC
結構的來源，無法完全排除“存古”因素的影響。但可以確定的是，單憑“存古”說，

不足以解釋該結構的來源，海南地區 VOC結構離不開語言接觸的影響。為此本文再
增兩大證據：

第一，海口閩語與臨高話的 VOC均為能產性結構，二者在句法語義方面的表現
相近，內部各成分類別及情態上的限制比較少。VOC既可出現在主句，也可充當從句
使用。補語同樣具有較強的述謂性，如補語可由謂詞性小句充當，V(O)與 C之間可插
入副詞等。

第二，能產性的 VOC結構在地理上呈區域性分佈，主要見於廣西、粵西雷州半
島及海南。這些地區都曾是壯侗語族的長期居住地，“存古”說難以解釋為何大部分

地區的漢語方言使用 VCO，而偏偏在有壯侗語集中分佈的地區採用 VOC。尤其是在
海南地區，除客家話及海南瑤語外，基本分佈有 VOC結構，且以 VOC為主要模式的
語言在海南地區分佈最廣。海南閩語、儋州話、軍話、邁話、付馬話是漢語方言，臨

高語、黎語、村話、那月話等是壯侗語，回輝話是南島語。這些語言在發生學上的關

係較遠，難以用同源存古去解釋。VOC結構已基本成為海南島的一項區域語法特徵。30

區域性語法特徵本質上是語言接觸導致特徵擴散形成的。不同族群長期且密切的接觸，

促進 VOC結構在海南地區擴散。

5. 結語

海口閩語作為閩語中一個變化顯著的獨特分支，其語法體系因長期語言接觸而深

刻重塑。海口閩語的 VOC結構，呈現出與親屬方言迥異的特點。該結構能產性強，
正處於由連動結構向述補結構演變中。其在句法語義及性質方面的表現，反而與鄰近

的壯侗語臨高語高度相似。在地理分佈上，VOC結構幾乎已成為海南地區的一項區域

30 據沈冰（2022）的考察，海南地區共享多項區域性語法特徵，如“完結”義語素語法化後表高程
度，存在兼表一般否定與存在否定的通用否定詞，存在一個兼表“求取”“拿取”義的動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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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語法特徵。研究表明，海口閩語的 VOC結構主要源於與臨高語的深度接觸，海南
地區 VOC結構是區域語法特徵擴散的結果，而非單純的古漢語存留。

此外，海南地區呈現出的一些現象同樣值得我們注意和思考：

（一）VOC結構在海南地區雖普遍存在，但其在不同語言 /方言中的具體來源可
能並不一致。就民族語而言，VOC為其述補結構的固有語序（吳福祥  2009）；而漢
語方言的情況則較為複雜。對於海南北部海口、文昌等地的閩語而言，臨高語來源說

更具說服力。據梁敏、張均如（1997: 1），臨高語族群曾活躍於整個瓊北，操閩語的
閩人與臨高人雜居在北部濱海平原地帶。海口閩語的 VOC結構，很可能是臨高人在
轉用閩語過程中發生干擾的結果。31這一判斷不僅基於海口閩語與臨高語在句法語義

上的高度相似性，也得益於對海南島內 VOC結構地理分佈的系統梳理與跨語言比較。
本文進一步確認，臨高語是海口閩語 VOC結構的主要來源。至於海南南部各漢語方
言的 VOC結構，其來源可能有所不同：一方面，可能是從權威方言海口、文昌等海
南北部閩語擴散而來，屬於方言間接觸的結果；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南部漢語方言與

中南部黎語等民族語接觸所致，當然也不排除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可能。 

（二）海南地區不少民族語及漢語方言也開始出現 VCO結構。從海口閩語 VCO
結構的形成來看，有語言內部因素的促動，也有外部因素普通話的影響。充分證明語

言接觸的影響具有“互向性”（李雲兵  2008）。即漢語的某些語序向周圍的民族語趨
同，同時民族語語序也會受漢語影響發生變異。且在語言接觸不同時期，不同語言發

揮的影響力不同。在移民早期，操臨高語、黎語等民族語的原住居民在人口數量上佔

優，與閩語等漢語方言接觸後發生轉用干擾，導致大量漢語方言轉用 VOC結構。而
隨著共同語普通話的推廣，普通話的影響發揮效力，越來越多的漢語方言及民族語開

始借用 VCO。32

（三）海南地區惟有客家話及海南瑤語未見 VOC結構的使用。客家話使用
VCO，究其原因，可能與客家人遷移到海南島的時間較晚有關。海南操客家話的居
民主要分佈在儋州一帶，清代以後陸續從廣西、廣東遷來，口音與梅縣一帶的客家

話近似（參看劉新中  2006）。句法方面語序的改變屬於強度較高的接觸（Thomason 
2001）。VCO結構在客家話中使用已久，33遷到海南島後，由於與當地使用 VOC結構

31 海口閩語 VOC結構具體的形成過程與南寧粵語相近（見郭必之  2010b），本文不再贅述。
32 郭必之（2010a）注意到 VOC和 VCO並現在廣西中部地區不同的語言中，並指出這是由兩種不
同的語言接觸類型造成的，南寧粵語等漢語方言的 VOC是原住民族發生轉換干擾形成，而壯語
等民族語將普通話 VCO借用到自己的語言中來。

33 根據梅祖麟（1991）、吳福祥（1999）等學者對中古漢語的研究，基本認定 VOC結構在唐宋已
經併入到其他述補結構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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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強勢方言閩語 34或民族語臨高語的接觸時間和強度不夠，加之此時採用 VCO結構的
普通話逐漸普及起來，已不足以改變其述補結構的語序。至於海南瑤語，屬苗瑤語族

瑤語支勉語，明代就已從廣西陸續遷入海南（參看劉新中  2006），到海南島的時間並
不晚。吳福祥（2009）認為毛宗武等（1982）所紀錄的勉語以 VCO為優勢語序，是
受漢語影響發生語序重組的結果。但此種說法似乎難以解釋，海南地區為何只有海南

瑤語受到漢語如此深刻的影響，而卻未受周邊語言使用 VOC的影響。35相關問題值得

進一步探究。

附錄 

主要發音合作人資料： 

【海南閩語】GCT，女，1988年生，海口市瓊山區府城街道；WSM，女，1990年生，
定安縣龍河鎮；XSY，女，2000年生，瓊海市嘉積鎮；LMK，男，1993年生，陵水黎
族自治縣三才鎮；LXZ，女，1990年生，三亞市保港鎮；SR，女，1991年生，東方市
感城鎮感南村。【軍話】LW，男，1990年生，三亞市崖州區東關社區；【臨高話】
LF，女，1970年生，臨高縣馬裊鄉石堂村；【赤坎粵語】HZQ，女，2003年生，湛
江市赤坎區調順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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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racteristics and Origin of the VOC Construction in 
the Haikou Min Dialect

Bing Sheni and Huayong Linii

Shenzhen Polytechnic Universityi, Sun Yat-sen Universityii

Abstract

The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 in the Haikou Min dialect predominantly adopts the “Verb-Object-
Complement (VOC)” pattern, which significantly differs from Mandarin and most of the other Chinese 
dialects. This paper conducts a systematic investigation on the syntactic and semantic features, the 
applied range, and the nature of this construction. It is found that the VOC construction in the Haikou 
Min imposes relatively few restrictions on the object and allows flexible expression of modality, and 
that the construction is under the process of evolution, from a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 to a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 on a continuum of grammaticalization. Through cross-linguistic comparison and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analysis, this paper reveals that the VOC construction in the Haikou Min 
bears a high degree of similarity to that of the neighbouring Kam-Tai languages such as Lingao. 
Moreover, it is widely distributed across multiple languages/dialects on the Hainan Island, having 
become an areal grammatical feature. The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the VOC construction in the Haikou 
Min dialect mainly derives from intense language contact with the Lingao language. The prevalence of 
the VOC construction in the Hainan region is a result of feature diffusion induced by language contact,  
rather than a simple retention of the split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 in Archaic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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